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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摇 要:铸牢儿童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项

根基性工程。 儿童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是基于生理基础并超越基因遗传,在家庭养育关系和社会、政治、文化环

境共同作用下而建构起来的复合观念。 基于对个体民族认同发展的过程、内容及与社会环境互动特征的分析,

文章提出家庭是人价值观的生发之源,家庭教育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力量来源。 家校

共育要拓宽培育的目标对象和时空范围,加强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建构协同共育的生

态安全网,创造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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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冶;在 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铸牢全国各族人民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社
会规范、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持有的一种包含积极认知、积极情感、积极态度和积极行为的趋同心理倾向
[1]。 民族国家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特性是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即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国家具有了民族

的内涵;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实现的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直接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本身,并以国民为载体,成员承载的共同身份属性是中国国民[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是全体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4],儿童青少年是主体的重要组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是渗进血液、透入灵魂的,一定要从小就抓,从幼

儿园就抓冶。 培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不仅是铸牢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路径,也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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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少年教育的核心环节。 儿童青少年期是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急速变化的时期,也是发展中国认

知体验、建构中国价值信念和培育中国行为意愿的关键时期。 当前,我国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冶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建构面向全体学生的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体系,铸牢儿童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项根基性工程。
从个体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铸牢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培育他们坚定的

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的国族身份认同 [5]。 已有研究证实,个体的民族(国族)认同建构在时间与空

间上都具有极大的广泛性。 在时间跨度上,民族认同早在幼儿期已经出现,随着年龄增长持续发展,在
某些年龄阶段可能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通常在 14 岁左右基本接近成人水平[6][7]。 在空间范围上,个
体的民族认同建构存在于家庭之中、学校教育之中,也存在于家庭之内,以及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 [8]。
可见,家庭是儿童青少年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 探讨铸牢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应基于个体民族认同发展的过程、内容以及社会价值观接受规律,把握关键期依托于家庭和学校的

协同配合、共同行动,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生于儿童青少年之心,外化为儿童青少年之行的

主旨。

二、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特征

费孝通先生认为,民族意识就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

心理 [9]。 民族意识代表一个人对一个文化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是人对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

观念、价值标准等的模仿、内化,以使自己与他人或群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6]。 民族认同是一个人建

构整体自我意识的核心[7]。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前民族认同的研究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民族

认同发展就的过程,即一个人在生命的任何特定时刻或时期获得这种自我识别选择的过程 [10];民族认

同发展的特定阶段的核心内容以及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认知成熟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11][12]。
故从以下方面分析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特征。

(一)民族认同及其价值

民族认同指民族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意义。 个体的民族认同是基于生理基础并超越基因遗

传,在养育关系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共同作用下而建构起来的复合观念[7]。 广义的民族认同包含着

种族认同。 种族认同基于生理特征,如血缘、肤色,是民族认同的生物学基础。 狭义的民族认同是一种

社会心理建构,如认知、探索和体验具有群体意义的身份标记或物体、地点、行动或情况[13]。 民族认同

是人对一个文化群体的承诺,以成员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和对群体的归属感为主要特征[14]。 民族认同

随着个体年龄增长和环境不同不断发展变化,是一个多维的、动态的心理结构,它反映了个人对自己民

族群体成员资格的信念和态度,以及这些信念和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过程。 个人的行为和选

择对民族认同发展过程至关重要,即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决定着如何选择自我认同、相信什么样的价

值理念或如何感受自己的群体[8]。 民族认同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民族概念类别来解释自我的行动、立场或观点,关注他人的行为和立场,并

对其他民族成员的身份进行监督、标记或限定。 民族认同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对国家的体验和理

解。 民族认同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兼具着文化理解、社会归属和政治认同的复合价值:一是民族作为人们

理解和认同自己、解释自身的现状和处境、认同自己的利益的方式或观念,在个体发展中起着认识、识别

和分类他人,识解同一性和差异性以及对自己行为进行编码和意义建构的作用 [15]。 二是民族认同搭

建起个人心理与社会类别及社会群体之间的桥梁,凝聚群体的共同价值信仰,保障社会结构功能以及价

值实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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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外显的民族特征到抽象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个体民族认同的发展和认知发展类似,都随着年龄增长发展变化。 总体来看,民族认同发展遵循连

续性、阶段性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同时,民族认同发展也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 文化差异

主要表现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美国儿童和韩国儿童的民族认同发展就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个体差

异主要表现为每个人的民族认同发展速度不一致,能达到的认同程度也不同。 一项长达四年的纵向研

究显示,41郾 8%的儿童民族认同的水平随着年龄增长稳步发展;在六年级时有 30郾 1% 的儿童具备良好

的民族认同水平,类似于成人的水平;还有 4郾 5%的儿童六年级时民族认同水平较低,至九年级依然处

于较低的水平[6]。
在儿童早期和中期,主要通过民族-种族的外在标签如自我和他人、民族-种族的知识和行为等外

显特征认识民族,建构自我的民族认同[8]。 民族认同的第一步是分类意识的出现,即儿童能根据人们的

皮肤颜色、眼睛颜色、头发颜色等生理特征进行种族分类。 3-4 岁的幼儿就能对人们进行特殊性的分

类,能察觉并比较本族人和他族人的不同,如知道自己是黑人,自己与白人不一样。 5 岁左右的儿童能

够依据生理特征、语言使用、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关键社会特征,分辨出民族的不同。 同时,也能对人

们进行一致性的分类,能正确命名自己的种族。 6 岁以前儿童对民族群体的认知和态度主要由感知经

验和情感依恋支配。 6-7 岁是儿童民族概念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他们掌握了范畴化的概念,具有观点

采择能力,能通过学习逐渐理解民族的概念。 8 岁的儿童通过更多的生理特征、社会特征理解民族概

念,并能做出符合社会共同价值规范的、正确的民族分类,如通过民族的社会地位理解民族之间的不同,
民族归属意识发展。 9-10 岁的儿童已经理解国家的概念,知道人民、领土、政府、主权、语言和文化等是

构成国家这一社会群体的核心要素,并且具有稳定的民族偏好意识 [17]。 11-12 岁的儿童能将自己归为

本民族群体,并认同自己民族群体成员的身份。 12 岁的儿童能明确区分种族和民族的不同,理解种族

是人的遗传特征,知道自己的种族身份和父母一致、血缘、肤色等生物性特征不会因长高长大发生变化;
同时能理解民族是社会环境特征,知道语言使用、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公民身份等会随着环

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11 岁以后儿童理解事物内部一致性和逻辑关系的能力、反思批判能力以及换位

思考能力逐渐发展起来。 13 岁左右,儿童具备了探索民族文化与价值的认知能力,对于民族的理解深

化到群体内在价值观的层面,能从个体意义和群体价值融合的角度探索民族认同的信念价值和意义。[8]

(三)由探索民族认同意义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内化

民族认同的两个关键过程是探索和承诺。 探索是指个体积极追求并思考成为民族的一员对自己意

味着什么,有何重要的价值和值得追求的目标;承诺是指个体对自己民族群体的归属感、依恋感以及高

度参与程度[10]。 认知能力是个体进行民族认同的探索和承诺的基础。 青春期是民族认同探索增长较

快的时期。 12 岁以后儿童能根据生理特征和社会特征,通过比较和所赞同的社会价值观、思想和观点

定义自我,并对之前形成的自我身份认同进行修改或综合。 如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与同伴、父母、老师

等重要他人的互动,参与民族传统节日、国家节庆等代表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活动,主动探索并尝试回

答“我是谁? 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冶这一自我身份建构的关键问题 [18]。 儿童的民族认同探索主

要表现为把自己的成长发展与民族身份联系起来,即将自我身份与所在群体的属性融合,逐渐建构起民

族群体意识和群体自尊意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到民族身份会影响自己的发展机会和探索民族信

息的经验;二是认识到民族认同对于自己发展的重要性,如能为适应性心理、社会交往和学业成果提供

支持等 [19];三是理解到个人的民族认同对民族群体的重要性,认识到个体民族认同的社会价值,并主

动进行民族身份的集体自我验证[20][21]。
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个体发展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身份认同冶和“身份困惑冶。 积极的民族认同

是个体成长为独特的、有连贯的自我意识和社会价值的人的关键一步。 个体只有在完成了民族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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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确认了民族认同的意义和价值之后,才能接受并内化本民族共同的价值规范,进而形成对民族群

体的归属感和依恋感。 青春期后期,个体能理解共同命运或共享命运的概念,逐渐建构起稳定的民族认

知与情感、价值信念和行为意愿[8]。
(四)民族认同发展与社会交往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儿童身处的环境在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儿童民族认同探索和承诺的可

变性源于家庭、社区、同伴、学校和媒体等环境因素的组合,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儿童身份认同的发

展[22]。 生态系统学的现象学变体理论(Phenomenological Variant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个体

对自己民族群体成员身份的理解既是个体社会生态经验的反应,也是其社会生态经验的产物 [23]。 儿

童是自我世界的积极建构者,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对民族认同建构有影响作用。 从历时系统和环境

结合的角度来看,儿童的民族认同是在特定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以不断确立各种社会关系的

形式逐步发展起来的。 正如维果斯基所言,“我们通过他人成为自己冶。
微系统即儿童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对儿童的民族认同有重要的影响。 家庭的生态环境,如文化

背景、家庭结构、所在的社区、与主流文化的互动等影响家庭的民族社会化,进而对儿童的民族认同产生

决定性影响。 民族社会化(ethnic socialization)是指父母通过家庭教养行为与沟通交流,向孩子传递有

关种族和民族的信息、价值观,以加强他们的社会群体认同感,帮助孩子应对民族问题,继承民族文化传

统以更好地适应社会[22]。 同时,儿童的民族认同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行为。 研究表明,来
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儿童,他们表现出了更多、更积极的种族 /民族行为[23]。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的活动范围扩大,从家庭扩展至社区、幼儿园 /学校,邻居、同伴、老师等他人陆续进入儿童的生活世

界,使他们能通过社区内的人际互动、学校课堂内外的同伴互动、师生互动进行民族认同建构。
中间系统和外层系统中,不同微系统之间积极、强有力的联系会促进积极文化信息的传播,有助于

儿童民族认同的最优化发展。 如父母喜欢自己的工作,会以积极家庭情感关系的方式促使儿童作出更

多符合社会共同价值规范的民族行为[17]。 同时,父母的民族社会化是由个人和群体特点以及家庭所处

环境的特点决定的。 在文化环境优良郊区长大的儿童,接触不良社会现象的机会比城市儿童少,这更有

利于参与代表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活动,进而建构起积极的身份认同 [24]。
宏观系统以广泛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规定着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儿童,应该教儿童学习什么,儿童必

须努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研究发现,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社区整体的民族态度和行为,同时

也受到社区特征的影响,如政治选举会影响社区和个人的民族态度和行为[24]。 儿童通过与社区成员的

互动感知和体验这些态度和行为。 也有研究证实,儿童的民族认同发展和公共关注密切相关,公众关注

是个体看待其他人对民族群体持有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的程度[8]。 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决定着公

共关注影响力的强度[25]。

三、家庭教育: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关键力量来源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认知发展、父母的教养方式、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

是影响儿童民族认同建构观发展的四个关键因素 [26]。 家庭为儿童的民族认同发展提供了最初始的基

础,家庭教育对个体的民族认同建构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27]。
(一) 家庭是儿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初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人的共同体和文化的共同体两层含义,其中人的共同体是前提,文化共同体是

核心[4]。 民族认同是在童年到青年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家庭的文化社会化在影响孩子民族认同发展

上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文化社会化是指父母促进儿童学习民族文化知识,实践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发
展文化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22]。 文化社会化是种族和民族的信息的代际传递,也是家庭影响儿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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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成员身份建构的核心内容。
父母的教养行为可以直接和间接影响孩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信念和态度。 一是父母的行

为和话语直接影响儿童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感知。 二是家庭的文化活动为儿童感知体验中华民族传

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形成文化自豪感、国家自豪感提供了基础。 儿童的民族价值观、国家归属感最

早起源于对父母和重要他人的日常言行的观察、模仿和吸收。 早期的文化社会化经验对儿童的民族群

体成员资格的信念和态度的建立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家庭中,父母会采取各种方式促进孩子的文化社

会化,通过慎重和实质性的努力将民族文化能力和民族价值传递给孩子。 民族价值观是个人与群体亲

近程度的重要指标,与个体在群体中的自在感和自豪感以及民族归属感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
尽管文化社会化的质量和数量会随着个体的年龄增长而波动变化,但父母会根据孩子的发展能力和生

活经历调整家庭文化社会化实践[24]。 儿童时期“价值观冶是照搬父母和照顾者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感

性形式;同时儿童又能在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家族行为中逐渐内化学会评判正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行

为 [28]。 此外,父母对于家庭居住地点的选择会影响儿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感知体验中华民族文化的

机会,也影响儿童确认自我民族身份的空间范围。 如父母决定让孩子上哪所学校会影响儿童的教育经

验,决定着儿童会有什么样的同伴互动、师生互动,进而影响儿童进行民族成员身份的集体自我验证的

方式和途径,以及进行民族群体承诺的态度和行为[29]。 总之,家庭在儿童获取中华民族群体的信息、建
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提供了关键的认知经验基础和情感依恋基础。

(二)家庭教育对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庭教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家庭不

仅为青少年民族社会观念发展提供情感支持,并且是他们建构民族社会认知概念的重要动力。
家庭的民族社会化对儿童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探索和承诺、社会能力和学业发展具有长期潜在的影

响。 一方面,父母的民族社会化会促进儿童积极的民族认同。 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民族认同影响着他们

对子女民族社会化的信息频次和内容[24]。 还有研究发现,青春期良好的亲子关系会促进民族认同发

展,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内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6]。 另一方面,父母的民族社会化影响青

少年的民族认同发展,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其他方面的发展。 研究发现,父母的民族社会化是青少年民族

认同发展的重要纵向预测因素,在五年级时父亲的民族社会化与孩子的民族认同成分发展有显著的相

互作用,并会影响孩子七年级时的民族认同水平;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自我学业效能感和社会能力发

展,以及抑郁症状和外化行为的减少有显著相关 [30]。 还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承诺与他们的

民族群体的积极应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功能呈正相关;文化社会化与自尊和学校归属感呈正相关,与
心理抑郁和身体症状呈负相关[24]。 家庭民族社会化不仅在激发青少年的学术动机、提高学业表现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能弱化学校民族认同课程资源和教学支持不足的不利影响,并与他们未来的人生规

划密切相关;明确稳定的身份认同使青少年在做重要的人生决策时更具有弹性、反思性和自主性,同时

也能提升自我胜任感[30]。
家庭教育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建构民族认同的关键力量来源。 家庭教育基于养育关系这一独有特

性,使其成为教育人的起点与基石。 儿童从 4 岁开始产生对内的群体偏好,会持续从家庭中获取民族社

会化经验,这是他们建构获得积极民族认同的关键力量,而且会影响青春期的民族身份集体自我验

证[27]。 民族社会化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中国家庭的民族社会实践和青少年的民族社会化觉察在促进

和睦方面更为突出 [31]。 在家庭中,父母从品德指导、日常行为规范、求知态度、民族行为规范、待人处

世规范等五个方面,用言行传递的文化社会化信息促进青少年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为:品德

指导,即父母培养儿童自律负责、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欣赏感恩等良好行为品质;日常行为规

范,即在日常生活中以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为标准,培养儿童的行为规范,如自尊尊人与自爱爱人、沟通合

作、维系和谐人际关系、重视群体规范与荣誉等;求知态度,指父母帮助儿童了解学习对自己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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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自觉主动学习的好习惯,学习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

不开谁冶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民族行为规范,即引导儿童了解中华民族的基本知识、信仰本质和民

族精神,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团结统一、共建共享等;待人处世规范,即教儿童学

会与他人相处或处理事情时应该采取的行事准则,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和长辈、宽容、诚实守信、不说

谎等[32][33]。

四、家校共育:铸牢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铸牢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教

育是铸牢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路径,家校协同共育是保障儿童青少年形成稳定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认知与情感,树立坚定中国价值信念和自觉的中国行为意愿的关键条件。 在充满不确定

性的新时代,架起学校和家庭之间桥梁,共同为青少年的民族社会认同发展提供一个生态安全网,是增

进学校民族认同教育成功可能性的必要和紧急的战略[33]。
(一)拓宽培育的目标对象和时空范围

首先应树立大教育观,认识到家庭在建构儿童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以及家庭教

育的重要作用,确保培育的横向延伸和纵向深化。 在儿童价值观教育上,学校教育应以儿童在家庭中习

得的价值观为基础,最好是联合家长作出共同探究和教育行动,既有利于带动家长的教育积极性,也可

以矫正家长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教育价值观[28]。 《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中关于儿童教育的条款规定:
缔约国一致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之一应是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
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

民族是个体理解和认同自己、解释自身的现状和处境、认同自己的利益的方式,具有既是制度化特

征,也具有非正式的属性;最关键是个体的民族和种族身份建构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能够应对日常的情

境需求,同时保持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15]。 家庭作为引导儿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重要的近

端社会环境,家庭教育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感知、解释、表征、分类和识别来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身

份。 学校是铸牢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阵地,学校教育通过目的性、系统性、计划性和

专业性教育活动增进学生的知识和价值体系。 学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

机会最活跃、最多的群体[34],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义务教育阶段是培养公

民价值观和民族国家身份的关键时期,家长与教师的合作会促进学生对自我民族身份的广泛探索、深入

探索和反思性探索,以及民族归属感的发展 [35]。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 家校共育从制度化教

育和日常生活空间两个维度,从知识获得、情感体验和行为习惯养成三个层面为学生建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护,实现“五个认同冶。
(二)加强家庭文化与学校内部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

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文化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确保个体活动为集体所认同

和接受的共同标准,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指称其文化。 文化有三个特性:一是文化在人群的精神

活动和物质活动中以对象化成果体现为群体的共同价值规范,即群性或共性;二是文化与社会发展密切

相关,在特定的社会中自有其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即动态性和发展性;三是对于

群体中的个体而言,文化是后天习得的而非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即后天性或习得性 [36]。 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建构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以及共同遵循的价值共

识[4]。 对于儿童而言,家庭生活是第一序列的学习,教育是第二序列的学习,所有的学习都是基于日常

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之中,并经由这一体系所建构出来的分类系统决定行为的价值的高低[37]。 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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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同人群在学校经历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的家庭文化背景与学校文化之间的不连续性[30]。 因而,
铸牢儿童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庭和学校必须密切联系,增强两者之间文化的连续性,为儿

童青少男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奠定认知基础和情感基础。
2021 年 4 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

益,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38],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法治意识。 然而,当前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还缺乏有效、多
元的路径和载体,教科书、课程教学和活动主要是从差异性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认识多民族国家,这会

使学生形成各民族是不一样的认知[34],从而导致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认知的不足。 因而,需
要从加强家庭文化与学校内部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入手,确保两者方向一致,引导儿童青少年从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地域、历史、文化和精神四个维度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通过探索和践行当代中国社会共有共

享的文化价值观,形成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和依恋感。
(三)凝聚教育合力,建构协同共育的生态安全网

在信息化、全球化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学校民族认同教

育的乏力会导致青少年消极的民族国家认同[39]。 依据生态系统学的现象学变体理论,凝聚家庭、社区、
学校、媒体、政府等主体的教育合力,构建微观、中观和宏观协同共育的生态安全网是铸牢儿童青少年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佳战略选择。 一是构建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培育机制,发挥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联动作用。 在宏观层面,强化国家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充分发挥党政群团、社
会关注、媒体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五个认同冶,宣传社会教育体系。 在学校层面,强化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基于儿童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与民族认同建构的特点,完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活动、社团和

组织、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家校共育。 尤其应加强学校对家庭民族社会化实践的指导,帮助家庭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家庭层面,父母要注重文化社会化实践,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对孩子的品德教

育、日常行为规范和民族行为规范教育。 二是建构协同共育的生态安全网。 以学校为主阵地,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和现代媒体,为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建设丰富完善的物理环境,塑造通力合

作的人际环境,密切衔接优势互补的文化环境,营造出良好的社会培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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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school Co-education

Cai Hongmei摇 Mou Yingxue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o cultivate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a
fundamental project to cultivate the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of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a composite concept based on physiological basis and beyond genetic in鄄
heritance, which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parenting relations and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and cont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t is proposed that family is the
source of human values, and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key source of power to promot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Family-school co-education should broaden the target object and space-time range
of cultivation, strengthen the continuity and commonality between family culture and school culture,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safety network of collaborative co-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best effect of cultivati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爷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amily edu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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